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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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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究这种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能为开发区协调发展与优化

升级提供理论指导。以中部省区湖南省为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法对 2001～2016 年 110 个县级行政区的面板数

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县级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揭示了这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总体

上看,湖南省开发区建设提升了县级区域 GDP 和人均 GDP 水平,主要源于乘数效应机制与集聚机制。更为重要地,湖

南省开发区建设对县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即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区

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因而开发区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 

【关键词】：区域经济 开发区 面板数据 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227(2020)03-0580-08 

开发区政策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的一项重要空间瞄准政策。开发区建设成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科技创新、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的重要途径,在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受限于转型期各种因素的束

缚,开发区建设也出现一些问题,如产业集聚效应不高、重复建设明显、创新力不强等,这些都制约着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其政

策效果,减弱了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在这种背景下,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

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开发区已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但也要求开发

区必须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形成新的集聚效应和增长动力。开发区的经济效应也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对于一个省级

区域而言,开发区建设是否推动了省内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如果开发区建设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那么对于不同发展

水平的区域,开发区的经济推动效应是否一致?准确评估省域开发区设立与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一个省乃至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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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优化开发区政策均具有重要意义。 

开发区政策作为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的空间政策,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的评估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国外

学者在开发区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既发现有正面促进效应的证据,也发现有无显著效应的证据。Jensen 等
[1]发现波兰开发区建设对核心城市之外的市镇就业有显著的正效应;Shearmu 等[2]发现加拿大科学园区能够推动城市的集聚,促进

城市发展。但是,Frick等[3]发现新兴国家开发区的整体经济活力并没有超过全国的平均经济活力水平,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表现

也不佳,因而否认了“开发区作为国家增长的‘灵丹妙药’”的观点。Nel 等[4]研究发现南非的工业开发区计划未能产生预期效

果。Billings[5]研究发现产业园区的财政激励措施对科罗拉多州新设厂区没有影响。此外,因经济发展条件不佳和开发区体制框

架不完善,开发区与当地经济整合不够,一些亚洲经济体和非洲国家的开发区政策效应也有限[6,7]。国内学者对开发区的区域经济

效应开展了一些研究,基本上发现的是正面效应的证据。Wang
[8]
评估了中国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发现开发区建设显著增加了

外部直接投资,提升了工资水平。Huang 等[9]发现上海开发区建设对土地利用效率有正向影响。刘瑞明等[10]的研究发现国家高新

区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城市区域经济增长,并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晁恒等[11]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的 GDP和外商直

接投资增长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李力行等[12]发现设立经济开发区后,开发区所设置的目标行业的各项经济指标有显著提

升。刘重力等[13]实证揭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开发区外的母城经济发展有贡献。况伟大[14]研究发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

显著作用。唐承丽等
[15]
研究发现长株潭开发区能够促进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郑智等

[16]
发现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母城

地方经济有正向显著的增速效应和溢出效应。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已经在全球、国家、区域等尺度上对开发区的经济效应开展了较多的经验研究,获得了有价值的理论

成果和实践启示,为评估开发区对不同尺度区域经济发展效应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

入,学者们一方面越来越关注开发区对更小尺度水平区域的经济效应评估,另一方面也关注对国家内部的特定省、市开发区经济

效应的评估。然而,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还存在以下研究不足:很少评估开发区对县级水平区域的经济效应,也很少探讨这种效应

对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国内研究成果基本上评估的是国家级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未将国家级和省

级开发区统一纳入进行评估。 

本文以我国中部省区湖南省为案例省,利用湖南省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全样本数据,评估湖南省开发区设立对县级区域经

济发展的影响,并揭示这种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内在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此外,本研究对开发区的

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空间异质性的分析,能够丰富该领域研究的深度,更好地服务于开发区政策实践。 

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位于我国中南部、长江中游,总面积为 21.18 万 km2,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北部低平。境内山地、丘陵广布,占

全省总面积约 66.6%,拥有洞庭湖、湘江等湖泊水系,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光热充足,雨量充沛,红壤和黄壤占一半以上。2013

年 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期间对湖南提出了“一带一部”的崭新定位:“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2001 年,湖南省国内生产总值为 3983 亿元,三次产业构成为 20.7:39.4∶39.9,城市化水平为 30.8%。到 2016 年,湖南省国内

生产总值达 31244.7 亿元,是 2001 年的约 7.8倍,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1.5∶42.2∶46.3,城市化率 52.75%。湖南省产业园区始

建于 1988 年,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是成立于 1991 年的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将近 30 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国家级和省

级开发区组成的开发区体系。经统计,2001 年共有 43 个县级区域设立有省级开发区,3 个区域设有国家级开发区;2010 年设立省

级开区的有 81个县级区域,设有国家级开发区的有 7个;2016年设立省级开发区的有 101个,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有 19个。2016

年,开发区已开发面积 977km2,平均为 8km2,从业人数达到 304 万人。从开发区空间分布的态势来看(图 1),2001～2016 年设有开

发区的县级区域持续增加,到 2016 年绝大部分县级区域均设有开发区。2001年,国家级开发区只分布在长沙和株洲两市,2010 年

也分布于湘潭、岳阳和常德三市,2016 年郴州、衡阳和娄底三市也有分布,呈现出圈层扩散的模式,而省级开发区建设呈现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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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模式。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评估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县级水平区域(包括县、区、县级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检验开发区对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单差法”的局限[10,11]。单差法只简单比较区域在设立开发区前后的经济发展差异,但是

区域经济发展除了受“开发区设立”这一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检验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固定效应计量模型: 

 

图 1湖南开发区分布(2001～2016) 

 

式中:Yit是被解释变量,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下标 i和 t分别表示第 i个区域和第 t年。devezoneit代表开发区设立变量。

Xit为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政府作用等。ui代

表区域的个体固定效应。对于方程(1),β1是本文关心的重点,它度量了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开发区确实推动

了区域经济发展,那么β1将预期统计检验上显著为正。为了消除不可观测的区域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估计。 

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指标来度量经济发展水平,但考虑到湖南省县级区域经济数据来

源的限制,并参照文献中的一般做法,本文将实际 GDP 的对数值(lngdp)和实际人均 GDP 的对数值(lnper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反

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实现长时段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以 2001 年为基期,计算了各区域实际 GDP 和实际人均 GDP。GDP 的原始

数据来自于历年《湖南统计年鉴》,由于《湖南统计年鉴》中 GDP 总量指标是按当年价格计算,而 GDP 增长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

本文利用 2001年的 GDP为基年,利用区域各年实际 GDP增长率计算得出历年可比的实际 GDP。实际人均 GDP数据的获得是利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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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GDP 除以区域常住人口数得到的。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开发区设立(devezone)。因有关湖南开发区具体经济指标的数据难以获取,现有文献通常设置虚拟变

量来进行计量分析,表示一个区域是否建有开发区[10,11]。本文同样利用这种方法,建立了开发区设立的虚拟变量(devezone)。本文

研究时段为 2001～2016 年,根据《湖南省开发区年鉴》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中的开发

区名单,对虚拟变量(devezone)进行赋值。如果某县在某年开始设立或已经设立了开发区,则将虚拟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考虑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数/总人口

数”、“第二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来度量区域的城镇化水平(urban)、第二产业发

展水平(secind)、第三产业发展水平(terind)。资本投入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11]
,本文利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来度量区域的物质性投资水平。参考晁恒等人成果[11],利用常住人口规模(lnpopu)来近似度量一个区域的人力资本水

平。在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用“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政府支出

比重(gov)来反映政府作用大小。各控制变量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南统计年鉴》和各区域的统计公报。表 1给出了各变量

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单位)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lngdp 实际 GDP的对数值(万元) 13.121 1.050 

lnpergdp 实际人均 GDP的对数值(元) 2.214 0.083 

核心解释变量 devezone 开发区虚拟变量 0.656 0.475 

控制变量 

urban 城镇化水平(%)×100 40.090 20.921 

lnpopu 常住人口的对数值(万人) 3.935 0.631 

secind 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100 38.807 13.704 

terind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100 38.408 10.661 

lninvest 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万元) 12.245 1.776 

gov 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100 14.905 10.138 

 

本文所用数据为各变量 2001～2016 年的面板数据。在县级区域(包括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数量上,截至 2016 年,湖南

省下辖 17 个县级市,63 个县,7 个自治县,35 个市辖区。因长沙、株洲、湘潭和衡阳 4市的市辖区 GDP 数据在本文研究时段中在

统计年鉴被合并核算为市区 GDP,这样最后本研究的县级区域单元共 110个,总样本数量为1760(110×16)个。 

3 结果分析 

3.1 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的整体评估与机制分析 

本文首先进行了包含湖南所有县级区域的模型估计,然后又进一步估计了研究时段内只设有省级开发区的县级区域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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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因本文研究时段的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少且主要集中在2009 年之后获批,未能进行国家级开发区所在区域样本的模型估计。

表 2列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无论是全部区域的模型估计还是只包含省级开发区所在区域样本的模型估计,当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区

域实际 GDP 对数值和区域实际人均 GDP对数值时,本文所关注的解释变量——开发区虚拟变量(devezone)的回归系数均统计上显

著且为正值。这就表明,从整个湖南省来看,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开发区建

设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此外,表 2 中各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除了人口规模变量

(lnpopu)与人均 GDP 变量两者之间有负向关系,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除了开发区的影响外,区域的城市

化水平、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政府作用会对区域实际 GDP 和区域实际人均 GDP 具有正向的

影响,区域人口规模只会对区域实际GDP 有正向作用。 

开发区建设之所以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主要源于两个机制:乘数效应机制和集聚机制。开发区内企业所生产的

产品主要是外销或出口,出口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机制之一就是通过乘数效应来增加区域收入,并且提高基础部门的就业人数
[17]。乘数效应包括了“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诱导效应”。为了吸引企业进入,开发区前期会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服

务设施建设;当企业进入之后,企业也会进行本企业固定设施的建设。这些建设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直接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与区域内其它经济部门发生经济联系,这样就给区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此外,开发区内

就业人员通过参与生产过程获得工资性收入,这些收入再用来购买区域各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从而带动区域各经济部门的发展,

以此产生诱导效应。在集聚机制方面,开发区作为一个空间限定的区域,当集聚了大量的企业之后,这些企业会通过共享基础设施

和劳动力、更容易地获得中间投入品和外部知识而获得集聚经济,并通过示范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整个区域的创新水平,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 

表 2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全部区域 省级开发区所在区域样本 

lngdp lnpergdp lngdp lnpergdp 

devezone 0.038***(2.89) 0.004***(3.12) 0.058***(4.82) 0.058***(4.85) 

urban 0.005
***
(7.08) 0.001

***
(6.65) 0.006

***
(7.71) 0.006

***
(8.19) 

lnpopu 0.731
***
(15.07) -0.037

***
(-7.48) 0.139

**
(2.53) -0.874

***
(-16.03) 

secind 0.019
***
(16.83) 0.002

***
(19.49) 0.014

***
(13.46) 0.014

***
(13.42) 

terind 0.013***(10.74) 0.002***(13.41) 0.015***(13.04) 0.014***(12.69) 

lninvest 0.226***(43.75) 0.023***(44.5) 0.226***(43.69) 0.224***(43.62) 

gov 0.004***(3.87) 0.001***(7.90) 0.003***(3.69) 0.003***(3.89) 

cons 5.967
***
(29.73) 1.890

***
(92.57) 8.279

***
(8.279) 8.360

***
(38.11) 

N 1760 1760 1520 1520 

R2 0.927 0.936 0.940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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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及其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可能会导致开发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存在着边际

效应递减规律,即初始条件越好的区域从开发区建设政策中所获得的收益将会小于那些初始条件较差的区域所获得的收益[10]。 

为验证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差异,遵循现有的行政划分方法及其经济社会意涵,本文在模

型估计中将湖南省县级区域分为区、县级市和县三类区域。综合来看,这三类县级区域的综合发展水平逐级降低。然后再构建了

如下方程: 

 

上式中的 levelit是县级区域的分类变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分别代表区(qu)、县级市(xianshi)和县(xian)。它们与开发区虚

拟变量(devezone)的交互项系数 β1 度量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县级区域设立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来看,当这些交

互项分别指代 devezone * qu、devezone * xianshi、devezone * xian 时,β1反映的分别是区、县级市、县设立开发区对区域

实际 GDP 和区域实际人均 GDP 的影响。Xit是控制变量的集合,与方程(1)控制变量相同,包括 urban、lnpopu、secind、terind、

lninvset、gov 这些变量,控制变量的定义与方程(1)中相同。 

表 3 列出了对方程(2)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观察表 3 中解释变量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值与显著性不同。具体来看,区的交互项(devezone * qu)和县级市的交互项(devezone * xianshi)对区域实际 GDP 和实际人均

GDP 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并且前者的系数值大于后者的系数值。这就表明区和县级市的开发区

设立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前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强于后者。最后,县的交互项(devezone * xian)对

实际 GDP和实际人均 GDP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县的开发区设立与区域经济发展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对于各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除了人口规模变量(lnpopu)对实际人均GDP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它变量的区域系数值均统计显著且为正,这一结果与

方程(1)估计的结果类似 

综合上面的估计结果可知,区、县级市、县的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呈逐级递减态势。也就是说,开发区设立对

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这一发现与刘瑞明等[10]的研究结果

不同,他们得出在全国尺度下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究其原因,区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

区域,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水平、交通条件、产业多样性和市场化程度比县级市和县高。区的开发区设立能够实现开发

区自身及其所在区的生产要素的空间集中,提高产业集聚化水平和空间溢出效应,实现集聚经济。湖南省地处我国东西部过渡地

带,具备良好的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力。位于区的开发区相对于位于县级市和县的开发区更能吸引到产业转移,尤其是具

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产业,这些产业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湖南省大部分县级市和县并不具备实现集聚经济和吸引高质量转

移产业的基础,这样即使在政策上设立了开发区,也难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一发现也与国外部分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相一致,

开发区的功能效应发挥部分取决于既有的区域经济条件[18]。例如,Spencer 等[19]发现当产业位于一个有大量相关产业的城市区域

时,这些产业会促进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就业增长率。Rodríguez-Pose 等[20]发现区域集群的存在驱动着区域增长,然而它只有在

具有良好社会环境的区域中才能起作用。这一发现也可以用路径依赖原理来解释[21]。区在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方面比县级市和

县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当区设立开发区后,它的先发优势得到强化并通过报酬递增机制得以巩固,形成了长期的集聚过程,进一步

强化区的产业区位优势,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此外,“边际效应递增”特征的出现,可能部分也因为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其开发区

等级也比较高的原因造成,进而更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综上,区的开发区设立相对于县级市和县更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省域内开发区的设立虽然在总体上会推动县

级区域与整个湖南省的经济发展,但也会拉大县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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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异质性估计 

被解释变量 

区 县级市 县 

lngdp lnpergdp lngdp lnpergdp lngdp lnpergdp 

Devezone * qu 0.120***(5.73) 0.012***(5.53) 
    

Devezone * xianshi 
  

0.097***(3.05) 0.010***(3.03) 
  

devezone*xian 
    

-0.006(-0.41) 0.000(-0.05) 

urban 0.006***(7.32) 0.001***(6.88) 0.005***(6.91) 0.001***(6.49) 0.005***(7.11) 0.001***(6.67) 

lnpopu 0.724***(15.00) -0.038***(-7.68) 0.742***(15.24) -0.036***(-7.25) 0.732***(15.02) -0.037(-7.45) 

secind 0.019***(17.51) 0.002***(20.21) 0.019***(17.45) 0.002***(20.14) 0.019***(17.11) 0.002***(19.71) 

terind 0.014***(11.44) 0.002***(14.16) 0.014***(11.41) 0.002***(14.11) 0.014***(11.09) 0.002***(13.70) 

lninvest 0.221***(42.35) 0.023***(43.12) 0.225***(43.54) 0.023***(44.30) 0.228***(44.37) 0.024***(45.14) 

gov 0.005***(5.07) 0.001***(9.13) 0.004***(4.58) 0.001***(8.66) 0.004***(4.27) 0.001***(8.15) 

cons 5.975***(30.07) 1.891***(93.3) 5.881***(29.37) 1.882***(92.19) 5.915***(29.49) 1.885***(92.20) 

N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R2 0.928 0.937 0.927 0.936 0.927 0.936 

 

4 结论与讨论 

开发区是推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法,评估了湖南省开

发区设立对县级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空间异质性与机制,初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整体来看,湖南省开发区设立对县级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正面的经济效应,即开发区设立整体上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这种效应主要源于两种机制:乘数效应机制和集聚机制。湖南开发区建设具有政策上的适当性。 

(2)湖南开发区设立对县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规律,即更高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经济

发展的推动效应也更强。湖南省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效应大小会受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影响。 

就当前湖南及其开发区发展现状来看,湖南省域经济近年来在稳步增长,但部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依然缓慢,经济效率和产

业生态效率整体不高,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仍然较重。截止 2018 年 10 月,湖南省仍有 19 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县是湖

南省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 2020 贫困县全部摘帽的最大障碍区。开发区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是解决

或缓解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开发区建设能促进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然而更高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

经济发展的推动效应也更强。因此,未来湖南省一是需要在政策上重视开发区的设立、建设与发展;二是积极促进各市辖区内的

开发区的突破性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开发区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就需要推动这些开发区的转型升级,提升

它们的集聚经济效益和空间溢出效应,优化开发区的功能分工,推动湖南省开发区的整体提质升级;三是适度规范和调整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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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低的县级区域的开发区设立,然而这些区域往往又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或贫困县域,因此这些区域的已有开发区应大力结

合地方特色资源来发展,加强与省内外发展较好的开发区的合作,争取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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